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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菠萝蜜”梳理

史有為*

补白《菠萝蜜的语源》1刊出后经公众号

转载，引起方言本字群同行们的质疑并提出新

的资料2。本人受此启发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

搜查资料，梳理成文，以请教高明。

菠萝蜜植株高可达20米。叶互生，果实长

椭圆形或倒卵形，如大冬瓜，外皮绿色（成熟

变金黄色），有六角形瘤，坚硬有软刺，突起

像锯齿，果肉多瓣，肥软甜美，香味浓郁。菠

萝蜜原产印度。尼泊尔、锡金、不丹、马来西

亚以及中国广东、海南、广西、福建、台湾、云南（南部）都有栽培。

一、水果菠萝蜜的名称

1.1 菠萝蜜初名。菠萝蜜初入中国，早期记载中多有异名。最初曾从梵文panasa

音译，唐代《隋书》、《通典》、《酉阳杂俎》译为“婆那娑”，《酉阳杂俎》还作“般

橠娑、波罗婆（“婆”系“娑”之误）”，还有作“频那挲”和“婆罗那娑（“罗”

或“那”应为衍文）”。古籍中提到该果安南称之为“曩伽结”，波斯称之为“婆那

娑”，称拂菻名为“阿赝亸单”、“阿萨亸单”、“阿菩亸”，甚或简称为“阿萨”。

1.2 菠萝蜜的后起名称。“菠萝蜜”，学名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。早先称

“波罗蜜”。桑科波罗蜜属常绿乔木。菠萝蜜树型整齐，冠大荫浓，果形奇特。也称苞

萝（应是“波罗”的音变）、包蜜（琼北片乐会话[bau1 mit8]）、木菠萝（广西等地）、

树菠萝、大树菠萝（粤语地区）、蜜冬瓜、牛肚子果（滇西地区）。最早见于北宋，此

后各朝代陆续有见：

*	 史有為，日本明海大学名誉教授，山东大学研究员，吉林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。

1	 刊于《语文建设（香港）》131期（2025.9）。

2	 承安徽大学曹德和以及方言本字群严修鸿、乐会县西风睦衡、顾国林、钱奠香、Serpen诸位教

授并越南友人韦水女士提供资料与线索，谨致谢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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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“波罗蜜，大如冬瓜，外肤如佛髻。削其皮食之，味极甘，子练悉如冬瓜，

 ……”（ 北宋・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） 

[2]“波罗蜜，梵语也。因此果味甘，故借名之。”（ 明・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）

[3]“波罗蜜大如斗，剖之若蜜，其香满室，此产琼海者佳。”（明・王士性《广志

 绎》）

[4]“波罗蜜，大如冬瓜，皮有软刺，五六月熟，味最香甜。核可煮食，能饱人。”

 （明・严从简《异域周咨录》）

[5]“波罗树，即佛氏所称波罗蜜，亦曰优钵昙3。其在南海庙中者，旧有东西二株，

 高三四丈，叶如频婆而光润。”（清・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）

[6]“蜜有波羅甜，綿豈班枝燠。”（清・赵翼《题岭南物产图六十二韵》）

[7]  台湾物产多异中土。按东郡太守孙湘南元衡《赤嵌集》所录有波罗蜜（状如米

 [？]，顶中分十数房，似莲瓣抱生。其色黄，其味甘，房各一实，……”（清․

	 王士禛《分甘馀话》）

现代才将“波罗蜜”改成“菠萝蜜”，显示它是一种植物类东西。如果北宋已经存

在这个名称，那么它们的语音大概跟[palamit]差不多。如今的[polomi]或[polomit]显然是

经过元代语言大变动以后的结果。

二、佛家之波罗蜜

2.1 佛语波罗蜜的意义。与波罗蜜同音的佛教词语“波罗蜜／波罗蜜多”，来自

梵语或巴利语，原词为pāramitā，意思是“度（彼岸），到彼岸”，涅槃即为彼岸，表

示修行完满。有六波罗蜜／六度（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进，静虑／禅定，智慧／般

若），即六种修行。全部完成后即到达彼岸，可以理解为到达佛、菩萨的境界。

2.2 佛语波罗蜜的流播。该词最初见于六朝。早在公元5世纪初（后秦，384-

417），鸠摩罗什（出生于龟兹，传道翻译于后秦）便翻译了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与

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早期文献大都作“波罗蜜”，据此原词形可能接近于paramit，

省略了最后的元音ā，但保留了最后的“t”，比较符合龟兹语的特点，却与梵语不合。

据此推测鸠摩罗什的翻译可能受到他母语龟兹语的影响。仅有少数佛经用例为“波罗蜜

多”，显示已经有人重新从另一来源翻译。例如：

[8]“‘波罗’（ 秦言‘彼岸’），‘蜜’（ 秦言‘到’）……成办佛道，名到彼岸；

 ……以生死为此岸，涅槃为彼岸。”（ 后秦・鸠摩罗什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二）

[9]“入此法门，端坐成佛。到彼岸已，得波罗蜜。慕道真士，自观自心。知佛在

 内，不向外寻，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，……”（ 六朝・严可均《全梁文》）

3	 误。应该是“优昙钵”，无花果，梵语udambara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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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0]“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若布施已，而生悔心，彼乃是檀，非波罗蜜，汝当

 施时，欢喜以不，当割时苦，生异念不？”（ 六朝・《佛陀扇多・银色女经》）

[11]“《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》”（ 南朝宋・施护译）

 从唐代玄奘译经开始，佛经显示大都又改作“波罗蜜多”，少部分仍然有“波罗

 蜜”。说明已经从梵文pāramitā改译，但原来的习惯仍没有消失。例如：

[12]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

 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”（ 唐・玄奘译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）

[13]“波罗蜜多，是秘密咒，即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：峨帝峨帝，波罗峨帝，波罗

 僧峨帝，菩提娑诃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，修学甚深，般若波罗蜜多

 ……”（ 唐・法成译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）

[14]“若欲入甚深法界，入般若三昧者，直修般若波罗蜜行，但持《金刚般若波罗

 蜜经》一卷，即得见性，入般若三昧。”（ 唐・慧能著、法海编《六祖坛经 》）

唐后二名共存，但波罗蜜更多例如：

[15]“适来都讲所唱经题，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序品第一者：仁者，五常之

 首；王者，万国之尊；护者，圣贤垂休；国者，华夷通贯；般若即圆明智惠；

 波罗蜜多即超渡爱河；经者显示真宗。”（ 五代․潘重规编《敦煌变文集新书》）

[16]“老僧行，须弥撼金锡。乙酉冬至四，灵光一点赤。珍重会中人，般若波罗

 蜜。”（ 北宋・惠洪《禅林僧宝传》）

[17]“万行不出六波罗蜜。禅者，但是六中之一，当其第五。岂可都目真性为一禅

 行哉！”（ 南宋・普济《五灯会元》） 

[18]“徒弟也不笨，一本《心经》读了三年六个月，就念的摩诃般若波罗蜜一句出

 来，这也不算笨。”（ 元・徐征编《全元曲・杂剧》）

 有时甚至简化为“波罗”（ 大多限于诗句），例如：

[19]“四王掌钵除三毒，功圆净行六波罗。”（ 五代・项楚编《敦煌变文选》）

[20]“世事由來不可論，波羅忍辱是玄門。”（ 明・李贽《得上院信》诗）

三、南方民族语言中的菠萝蜜

3.1 国内民族语中的称呼。国内部分南方各民族语言对菠萝蜜的称呼，如图14：

图2明显分成两个圈子，一个是受汉语“菠萝蜜”读音影响的，如壮、侗、仫佬三

语。这个圈子里似乎没有种植菠萝蜜的历史。另一个是未受汉语“菠萝蜜”读音影响

的，如海南的临高汉语和黎语，以及云南的傣语，他们好像都有菠萝蜜很早的生长史。

4	 有朋友说菠萝蜜中越南语里还有blai mit的说法。据越南友人韦水女士说，越南语复辅音只有

tr-，没有bl-这类复辅音，应该是Trái mít [trai mit]之误，系南越地区对菠萝蜜的称呼。Trái也是

果子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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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	 系根据顾国林教授提供的图表提取部分语言信息。原图表太大，需彩色表示，故改取文字表

述。

图1 图2

3.2 东南亚民族语中的称呼。

 1）东南亚部分民族对菠萝蜜的称呼，如图2：

他们基本上都很少受到汉语“菠萝蜜”读音的影响，只有一个“普”语（可能是普

米语），是否受到汉语影响还须证明。其中越南语quà意思是“果子”，中心词后置，

quà mít就是“mit果”5。

 2）另有一个资料，显示14种东南亚语言对“菠萝蜜”的称呼6。该资料收82个语

言点共206条线索，显示菠萝蜜的不同名称：那语3个点；makmii，miit，miit；越南语

2个点：mit，mi:t；克木语4个点，均为：mi。另外有卡那语18个点，大都为：panas，

panɛh，pa:nas，panaas，panajh等，显然来自梵语的panasa。

以上三个部分里都广泛存在mit/miit/mat/miat/mi/mi:/mii的读音，让人浮想联翩。它

们是否与“菠萝蜜”之“mit”有同源关系。

 3）越南语称呼的质疑。关于越南语指菠萝蜜树或其果实的Mít，承越南朋友告知，

该音节自古以来就存在于越南语中，是本土语音，并非来自汉语。在《汉喃词典》中，

“mít”条目下列有两个喃字：“櫗”与“蔑”，注音为“mít [miệt, mịt]”及“mít [miết, 
miệt, mệt, mốt, vạt]”。至于“蜜”的汉越语发音为“Mật”。因此，Mít很可能是越南语

的自源词，或印度支那半岛地区南亚语系的自源词。

3.3 进一步的推测。如果越南语中的分析成立，那么南方许多语言中广泛存在的mi

类语素／词，很可能是自源的，既非来自印度梵语，也非来自汉语。它们跟汉语“蜜”

在语音上的相似，很可能也是偶然的。语词的任意性并不妨碍理据性，蜜一样甜的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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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常让人咂嘴或抿嘴张不开双唇，发不出洪音，因此很可能在不同语言中都会自发产

生mi的音来指称这类食物。

四、水果“菠萝蜜”的几种可能来源

4.1 来自“菠萝蜜”。《菠萝蜜的语源》6里认为可能是“菠萝”（ 凤梨，一种比

喻）+“蜜”（ 来自越南语等东南亚语言）。根据上面的梳理，“菠萝”晚于“菠萝蜜”

出现，因此，这个结论不成立。本文就是对这篇短文的纠正。

4.2 来自“波罗（panasa，频那挲之音变）+蜜（汉语）”。有学人7认为梵语

panasa的音译名的na是因n /l混淆而变成“波罗”的，然后加上汉语“蜜”。但根据第1

节的梳理，这一可能性的程度并不高。

4.3 来自“波罗蜜多”（ 梵文Pāramitā）。根据梳理，理由如下：

 1）菠萝蜜外形全部布满六角形瘤，如佛祖如布满小海螺的

肉髻。该肉髻是释迦牟尼成佛后得到的三十二“相”之一。

这种相早在宋代已经被发现。宋・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：

“波罗蜜，大如冬瓜，外肤如佛髻。”就记载了民间的这

种感觉。而“波罗蜜”是指“到彼岸”，是成佛的一种境

界。以佛语波罗蜜比喻这种水果，无疑是赋予了无限美好的

想象，是一种吉祥名称。

 2）佛经“波罗蜜”译名早于“波罗蜜多”，三音节更容

易称道，更容易传播。

 3）波罗蜜的进一步简化就是“波罗”。以波罗称呼波罗蜜可能在清代已常见。同

时凤梨“菠萝”也已经引进。“凤梨”菠萝同样是由于外形如佛祖肉髻，在民间同样有

着明显的吉祥圆满的意味，应该也来自佛语波罗蜜。两种菠萝发生相混。因此清代开

始，岭南出现“大树波罗”这样的名称（而相对的凤梨菠萝则称为“草波罗”）。

 4）临近汉语的其他语言中指称波罗蜜的[mit/mi:]类读音，可能是各自自发的语

素，与汉语并无直接关系（见本文第4节之4）。只有壮、侗、仫佬等语言，才从近现代

汉语“菠萝蜜”中借入类似bo lo mi的读音。

从以上四点来看，这第三种来源最为可能。

至于波罗蜜和波罗（凤梨）在文字上改成“菠萝蜜”和“菠萝”，资料显示当在晚

清或20世纪上半叶时。本文就不再赘述。

6	 见史有为在《语文建设（香港）》第131期上的短文。

7	 严修鸿教授的主张。


